
论萨满教对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

宫廷祭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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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 了萨满教对 中国古代辽
、

金
、

元
、

清等少数民族建立 的王朝之

宫廷祭祀的影响
。

在中国历 史上活跃一世的句奴
、

突厥
、

鲜卑
、

契丹
、

女真
、

高句丽
、

蒙古
、

满洲等民族历 史上几乎都曾信仰过萨满教
。

在蒙古 帝国
、

大元帝国以 及清王朝 的宫廷祭祀 中

都有萨满教的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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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普遍信仰萨满教
,

北方民族帝王所建立的王朝之宫廷中都有一定的

与萨满教有关的仪式
、

仪规和朝廷礼仪
。

萨满巫师们凭借自己的宗教威力
,

在宫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

甚至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宫廷活动和宫廷斗争
。

如
,

据 《辽史
·

礼志
·

岁除仪 》记载
,

当时萨满有权主持宫

廷中的祝祭火神仪式
“

初夕
,

救使及夷离毕率执事郎君至殿前
,

以盐及羊置炉中燎之
。

巫及大巫以次

赞神火神
,

讫
。

阁门使赞
,

皇帝面火再拜
。 ”

契丹及辽帝所举行的射柳仪 又称瑟瑟仪 除在帝都的近

郊举行之外
,

还经常在皇帝的行宫地举行
。

在这一仪式中
,

萨满巫师也起着重要作用
。

如
,

萨满巫师向

植柳的人荐酒酸
、

黍稗以祝之
。

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 《契丹射柳考 》一文中根据 《辽史 》的记载
,

①列

出了 次的射柳仪式和 次的射柳祈雨仪式
。

据他研究
,

次的射柳仪式中
,

二月份举行的有一次
,

四月份举行的有三次
,

五月份举行的有五次
,

六月份举行的九次
,

七月份举行的有二次
。

次的射柳祈

雨仪式中
,

四月份举行的二次
,

五月份举行的一次
,

六月份举行的二次
。

他还依据 《钦定辽史国语解 》
的记载

,

认为
“

瑟瑟仪
”

这一契丹语与满语的
‘

, 一词相同
。

笔者认为
,

满语的
‘

一词

可能和蒙古语的 之间具有某种词源关系
。

世纪的蒙古文古籍 《蒙古秘史 》第 节 中出现过
“

撒出里
”

一词
,

其汉文旁译为
“

洒奠祷祝
” 。

可见
,

其语义也和
一 ‘

相近
。

① 日 」岛田正郎 《契丹射柳考》
,

见 《民族学研究 》巧一
,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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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及元代的宫廷活动中也有不少萨满教遗俗
。

少数上层职业萨满在蒙古帝国的宫廷中处于重

要地位
,

忽必烈将红帽派喇嘛教定为国教之 日元朝宫廷 中仍
“

以蒙古巫现致辞
” ,

举行各种祭天祭祖活

动
,

并称其为
“

国俗
” 。

在蒙古帝国时期
,

送到宫廷里的一切东西
,

都要按着萨满教的规矩事先通过两

堆火净化以后
,

才能送到可汗手里
。

据鲁布鲁克记载 有一次人们给蒙哥可汗夫人敬送一些珍贵的礼品

兽皮
,

夫人让把它在巫师的火中燎后再送到宫里
。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
,

为了使宫廷成为宗教

的中心
,

就把各地有影响的萨满巫师集中在王宫的附近
。

旅行家鲁布鲁克在蒙古地方亲眼看到萨满居住

在皇帝帐幕前不远处
,

守护车中神偶
。

当时
, “

人有事必咨询之
,

凡宫廷的用物和贡品
,

必经此辈以 火

净之
。 ”

① 在蒙哥汗时期
,

萨满占 卜师们人数很多
,

他们
“

总是有一个首领
,

像是一个主教
。

这个首领总

是把它的帐幕安置在蒙哥汗的主要帐幕前面
,

相距约一掷石之远
。 ”

②

在蒙古帝国时期
,

萨满教不仅在正常的宫廷活动和政治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
,

在争权夺利的宫廷斗

争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蒙古秘史 》载
“

卯年 指 年 —引者
,

斡歌歹合罕征伐契丹百姓
,

⋯ ⋯斡歌歹合罕驻哗龙虎台矣
。

斡歌歹合罕在彼患病
,

口 舌失用
。

患之
。

命现巫之
,

卜者 卜之
,

则 曰

契丹百姓水土之神主
,

以其百姓
,

人烟受掳也
,

城池村镇被坏也
,

故急为崇焉
。

镶以百姓
、

人烟
。

金
、

银
、

头 口
、

饮食代之
,

则不释而崇愈急
。

攘以亲人可 代 乎 则合罕启 目
,

索水饮毕
,

问
‘

何所为

之耶
’

现 卜奏曰 契丹百姓水土之神主
,

以其水土被坏也
,

百姓人烟受掳也
,

故急而为崇焉
。

攘以代

之他物
,

则其崇愈急
,

镶以亲人可代乎 则释然矣
。

今闻圣裁焉
。

闻奏降旨曰 诸子中谁在左右 时拖

雷殿下在侧
,

乃曰 俺圣明之父成吉思汗
,

选之如良骥
,

择之如揭羊
,

上有兄下有弟时
,

定位与汝合罕

兄之身
,

以众百姓负于汝上焉
。

我则受命在合罕兄之侧
,

言其所忘
,

警其所睡者焉
。

而今若失我合罕兄

汝
,

我将言谁所忘
,

警谁之所睡乎 合罕兄若诚有不预
,

则蒙古之众百姓为遗孤矣
,

契丹百姓惬意矣
,

吾其代合罕兄乎 观其咒之
,

诅之
。

云
。

现既诅之
,

则拖雷殿下饮其诅水
,

坐有顷
,

乃 曰 我醉矣
,

至

我醉醒
,

垂青抚养汝孤子幼侄寡媳诸事
,

尽由合罕兄知之
。

言尽此矣
,

我醉矣
。 ”

③ 可见斡歌歹 即窝阔

台 汗与萨满巫现合谋陷害了具有和他竞争汗位之资格的拖雷
。

正如台湾学者孙克宽先生在 《蒙古汉军

与汉文化研究 》一书中所指出
“

我还怀疑此事曾隐藏着什么政治阴谋
,

因为成吉思汗死后
,

蒙古基本

兵力
,

迄在拖雷手中 以后拖雷子得帝位
,

宪宗蒙哥汗 拖雷长子
,

次子即世祖忽必烈汗 对窝阔台系

子孙的待遇相当残酷
,

也许是对此事的怨恨
。 ”

④ 这是萨满参与宫廷 斗争的典型例子
。

当时拖雷本人已

经察觉到窝阔台汗和萨满巫现的用意
,

但为了保全大局和妻子儿女的人身安全
,

留下了
“

垂青抚养汝孤

子幼侄寡媳诸事
,

尽由合罕兄知之
”

的遗嘱
,

就喝下了被萨满巫现诅咒过的毒水
。

在元代宫廷习俗中也保存了不少萨满教的遗俗
。

《元史 》载
“

凡宫车宴驾
,

前行用蒙古巫现一人
,

牵马一匹
,

以黄金饰鞍
,

谓之金灵马
,

日三次用揭羊尊祭
,

⋯ ⋯葬官三员居五里外
,

日一次
,

烧饭一

次
,

致祭三年而后反
” 。

除此之外
,

元宫中举行的射草狗仪式
、

脱旧灾迎新福等皇宫祈福攘灾仪式都和

萨满教有关
。

清代的宫廷祭祀更带有浓厚的萨满教仪式色彩
。

其中
,

盛京皇宫中清宁宫的拜神活动和北京故宫中

坤宁宫的祭天祭祖仪式较具代表性
。

不管是沈阳故宫
,

还是北京故宫
,

当宫中举行萨满教仪式时
,

都按

着一定的仪规来进行
,

并且都有一套相关的萨满祭祀的陈设和神具
。

清宫堂子祭祀
,

是萨满祭祀中很重要的祭祀仪式
。

堂子原来主要是各部本族奉祀祖先神的圣洁之

地
,

是女真人早期专用于萨满祭祀之所 —堂子
。

爱新觉罗 氏族早在努尔哈赤起兵前
,

就曾建立过堂

子
。

后来金政权迁都辽阳后
,

又于东京建堂子祀神
。

清迁都北京后
,

建堂子于御河桥东
。

清代末期
,

帝

国主义的人侵
,

不仅加剧了清政府的危机
,

同时也加快了堂子祭祀衰亡的步伐
。

光绪二十八年

年 各国在北京建立使馆
,

因意大利使馆选中京都堂子所在地
,

致使恭祭二百多年的清宫堂子
,

被迫改

迁于南河沿霞公府
。

在霞公府另建的堂子
,

是清宫廷于北京建造的第二座堂子
。

然而
,

虽形式上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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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页
,

中华书局 年 出版上册
。

② 〔英 〕道森编
,

《出使蒙古记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

③ 道润梯步
,

《新译简注 蒙古秘史 》
,

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出版
,

第 页
。

④ 孙克宽著
,

《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 》
,

东海大学发行
,

中华民 国五十九年七 月版
,

第 页
。



元旦等拜天之礼
,

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首重地位
,

名存实亡 了
。

①

北京旧时的堂子
,

由两座南北相对的神殿组成
。

堂子主要祭天
,

所祭神比较复杂
。

坤宁宫主要祭祀

满族先世之神
。

刘桂腾先生认为
“

如果可以把清宫廷的堂子祭祀视为
‘

公祭
’ ,

那么
,

坤宁宫祭祀则可

看作是皇帝的
‘

家祭
’ 。

坤宁宫在堂子不祭之时安放诸神
,

以便皇帝朝夕亲祭
。 ”

②

坤宁宫是爱新觉罗皇族在宫廷内进行宗祭的场所
,

其规制和作用如在盛京的清宁宫
。

坤宁宫在北京

今故宫的中路
,

顺治十年 完成改建工程
,

使其依盛京清宁宫的满族居住风俗
,

最明显的特点是

屋内南西北接绕三炕
,

俗称万字炕
,

窗纸糊窗外
。

外观保留了明代的宫殿建筑
,

而宫内却完全是满族式

的生活习俗
。

坤宁宫东两间为皇帝大婚洞房
,

东三间为过道
,

中四间成为专门的神堂
、

神厨
,

西两间为

神器库
,

西一间为过道
,

共九间
。

坤宁宫本是皇帝皇后的
“

正寝
” ,

而实际上
,

除皇帝大婚洞房暂住三

日外
,

它成为清宫萨满祭祀经常进行的固定场所
,

同时
,

在堂子不祭之时
,

安放诸神
,

以便皇帝朝夕亲

祭
。

坤宁宫于每年正月初十祀神于此
,

除此之外
,

每天还有朝祭和夕祭
。

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
,

北炕

供夕祭神位
。

朝祭神为释迎牟尼佛
、

观世音菩萨
、

关圣帝君
。

夕祭神其名甚多
,

总称为穆哩罕诸神
、

画

像神
、

蒙古神
。

朝祭以寅卯
,

夕祭以未申
,

均用泵
,

并设香碟
、

净水及糕
。

朝则司祝 萨满 进神刀
,

诵神歌
,

三弦琵琶和之
,

以致祝
,

遂进牲
。

夕则司祝 萨满 束腰铃
,

执手鼓
,

锵步诵神歌
,

以祷鼓
、

拍板和之
,

亦进牲
。

撤香灶灯火
,

展背灯青幕
,

众退出
。

阖户
,

司祝振铃诵歌
,

四次致祷
,

即所谓背灯

祭
。

大内于元旦次 日及仲春秋朔 二月朔 日
,

十月朔 日 于坤宁宫立竿祀神
,

召皇子以下及王公大臣食

祭神肉
。

皇上面北坐
,

诸臣各蟒袍补服入
,

西向神幌行一叩首
,

礼毕
,

复向皇上行一叩首礼谢恩
,

皆西

向席地引茵而坐
。

酒一罐
,

肉一盘
,

汤饭各一孟
,

皇上 自用御刀割析
,

诸臣 以佩刀 自割
。

食毕
,

赐茶
,

各行一叩首礼
。

皇上还宫
,

诸臣依次退出
。

其食未尽者
,

赐人直侍卫等食之
。

皇后则于东暖阁率贵妃以

下共同受昨分尝
。

每年坤宁宫吃肉三次
,

王公大臣皆与之
。

坤宁宫中所奉之神位
,

皆依盛京清宁宫旧制
,

应由皇后每 日行礼
,

设一女官代之
,

实名曰 萨满
,

食

三品傣禄
,

清晨人神武门
,

至宫礼神
。

清会典中称之为赞祀女官者
,

而俗称萨满太太
。

萨满身故
,

则传

于其媳而不传女
,

所诵之神词轻不授人之故
。

每年春秋二季
,

坤宁宫前东南方竖杆大祭
,

此杆谓之神杆
,

是一棵高 丈
,

直径 寸的松树
,

取 自

于北京郊外延庆山中
。

山多虎
,

故取之 日先往致祭
,

然后采取
。

坤宁宫春秋二季做祭酒
,

往静明园取玉泉水酿之
。

每年正月
,

坤宁宫祭祀做钗子悖悖
,

用仓上人

名
,

果上悖悖上妇人团 名
,

交司姐官带领承作
。

春秋二季
,

坤宁宫竖杆大祭
,

打糕搓穆丹
,

派内管领带

领仓上人 名
、

披甲人 名
,

内管领之妻带领果上悖悖上妇人 名承作
。

嘉庆 《大清会典事例 》中对坤宁宫祭神员役的来源
、

人数作了明确规定
“

顺治元年定
,

祭神殿设

司姐官 人
、

司姐执事 人
、

宰牲 人
、

掌岌 人
、

服役 人
。

赞祀女官长 人 即司祝
、

赞祀女官

人
、

司香妇长 人
、

司香妇 人
。

首领太监 人
、

内正八品 人
、

未人流 人
、

太监 人
。 ”

赞祀女

官长与赞祀女官均为萨满太太
,

必须在上三旗觉罗命妇中选取
。

在坤宁宫的萨满祭祀
,

除常祭
、

月祭
、

大祭
、

报祭
、

背灯祭之外
,

还有每年四月初八 日的浴佛祭入

每年腊月底的祀灶神
。

③

清宫每天的朝祭
、

夕祭
、

月祭
、

报祭
、

大祭
,

均在坤宁宫举行
。

吴振梯 《养吉斋从录 》载
“

坤宁

宫广九楹
,

每岁正月
、

十月
,

祀神于此
。

赐王公大臣吃肉
,

至朝祭夕祭
,

则每 日皆然
。

宫内西大炕供朝

祭神位
,

此炕供夕祭神位
。 ”

④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
,

并使其一一程式化
、

系统化
、

典礼化了
。

傅佳在 《记清宫的庆典
、

祭祀和敬神 》一文中讲
“

我在内宫伴读期间
,

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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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次跳神
。

到了坤宁宫
,

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
,

上面有一个碗形的东西
,

内置五谷杂

粮
,

说是专供
‘

神鸟
’

吃的
。

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 ⋯⋯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
,

上置铜

铃挡
、

琵琶
、

三弦
、

大鼓
、

摇鼓
、

檀板
、

神刀
、

神箭等物
。

不一会
,

进来两个
‘

萨满太太
’

萨满教的

巫祝
,

身穿绣花长袍
,

头戴锢子
,

足登绣花厚底鞋
,

一个弹起三弦
,

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档
,

一手拿着摇鼓
,

另一只手拿着檀板
,

就跳了起来
。

她先在中央跳
,

后又向四方跳
,

口 中不断地用满文喃

喃歌唱
。

太监们告诉我
,

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抵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
、

驱魔祛病的意思
。 ”

又说
, “

我

在宫内
,

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 口 猪进苍震门
,

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
。 ”

① 从这段文字可知
,

清代

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
,

从未间断
。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
,

按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的规定
,

宫内居住的皇子
,

紫禁城内后

住的皇子
,

王贝勒贝子公等
,

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
,

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
,

其

余都在本家内设祭
。

麟庆在其所著 《鸣雪因缘图记 》
“

五福神祭
”

中
,

记载了道光十五年 家中举

行萨满祭祀的情况
,

其仪礼完全按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
。

②据金寄水
、

周沙尘所著 《王府生活实录 》一

书载 亲王府门五间
,

郡王府门三间
,

又称宫门 均系坐北朝南
,

前有门罩 即上有起脊屋顶而下无

门窗者曰 “

罩
” ,

过道高出地面
。

府门东西各有角门一间
,

均叫阿司门
,

供人们出人
。

府门外有石狮
、

灯柱
、

拴马桩和禾木 古人称行马 等设施
。

与府门相对的为影壁
,

如果两座阿司门是东西相对
,

而又

让人通行的
,

其中必有一 四方大院
,

因北面府门前有石狮一对
,

故又称此为
“

狮子院
” 。

凡此格局者
,

其府门对面则非影壁
,

而是一排平房
,

旧为兵丁所住
,

也有回事处等
,

设置于此
。

进府门
,

东西两厢各有楼房三间
,

再往里就是大殿
,

俗称银安殿 台基高 米
,

也是亲王五间
,

郡王三间
,

亲王大殿和府门均用绿琉璃筒子瓦
,

郡王则用筒子瓦
。

大殿只有在举行大庆典礼时才开放
,

平时都是锁着的
。

人们出人均须绕东西雨道而行
。

由雨道进去的一幢建筑为二府门
,

又称小殿 三间
。

二府门东西各有房子三间
,

为首领太监及使唤太监住处
。

二府门院内的东面竖着一根
“

祖宗杆子
” ,

上

有容器
,

每逢祭祀
,

放着猪内脏等食品在内
。

二府门正北就是神殿
,

均系五间
,

两旁也有东西配殿
。

它

的西边那间有一铺炕
,

是用
“ 几

”

形砖砌的
,

但名为字断炕
。

西墙挂着多种乐器
,

是供萨满太太跳神时

吹拉的
。

西墙北墙都设有神柜
。

神殿的东间是亲王
、

郡王及其袭爵者合婚的处所
。

结婚后须要在此住一

个晚上
。

③

清宫中的不少民俗仪式都和坤宁宫和萨满有关
。

尤其是萨满教对清帝大婚礼的影响比较明显
。

据刘

潞先生的 《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因论 》一文
,

清人关前
,

将清宁宫隔出东头间作皇太极与孝端皇后的内

寝室
,

西四间为外居室
,

这既遵从了满族居住和萨满信仰的习俗
,

又兼顾了君主使用应内外有别的一个

变通的办法
。

而北京坤宁宫的改建
,

完全是清宁宫的翻版
。

康熙大婚前
,

礼部官员最初将大婚合晋礼安排在坤宁宫西五间之中间
,

并振振有辞曰 “

于五间之

中间合晋
,

吉
。 ”

这完全是他们拘泥于传统汉文化里
“

执中
”

的观念
,

并强加给信仰萨满教的新主子
。

无怪孝庄太后要予以干涉
“

宫之中间合晋
,

与神慢甚近
,

本朝从来所忌者
。 ”

表面看起来
,

这是双方关

于合晋礼选址问题的矛盾
,

实质上
,

却是满汉两种文化在婚礼与宗教关系上的冲突
。

迄今为止
,

我们见到的最详备的清帝大婚的资料
,

是同治大婚时
,

清礼部记录下来的
、

存于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的 《大婚典礼红档 》
。

内中对同治帝后大婚期间
,

在坤宁宫行合晋礼及以后的活动有如下

记载
“

十五 日皇后人宫 由交泰殿至坤宁宫东暖阁
,

福晋等敬接宝瓶同苹果
,

凤舆内请出龙字
、

如意
,

俱安设案上
。

皇上升龙凤喜床居左
,

皇后居右 ⋯ ⋯茶膳房预备预晋宴桌
,

猪羊乌金银酒金银膳肉丝等项

于坤宁门外
,

内务府女官恭进宴桌
,

铺设坐褥于龙凤喜床沿下
。

皇上居左
,

皇后居右
,

相向坐
,

恭进皇

上皇后交杯用合晋宴
。

派出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念交祝歌
。

⋯ ⋯

十六 日早
,

皇上皇后 ⋯ ⋯出东暖阁
,

福晋等请皇后捧柴
,

仍由福晋等交结发萨满收存
,

预备祈福祭

傅佳
,

《记清宫的庆典
、

祭祀和敬神 》
,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
,

文史资料 出版社 年 出版
。

引 自陶立 番《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 》
,

《西北 民族研究 》
,

年第 期

金寄水
、

周沙尘
,

《王府生活实录 》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年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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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应用
。

捧柴毕
,

皇上御龙袍龙褂
,

掌仪司预设天地桌
,

陈如意供香烛香斗苹果
,

于坤宁宫
。

明殿内北向

设喜神桌于殿内向正南方喜神方位
,

如意等与天地桌同
,

俱铺设拜褥
,

福晋等伺候
。

皇上诣天地香案前

上香
,

届时内务府女官四人敬合坤宁宫诸福晋等递香
,

皇上上香毕
,

同皇后向天地香案前三跪九叩礼
,

次诣喜神桌上香
,

同行三跪九叩礼
,

福晋等递香同前
。

行礼毕
,

皇上皇后在东暖阁稍坐
,

内务府女官撤香案
,

另设灶君香供香炉案
。

萨满铺设皇上皇后拜

褥于西案北案灶君前
,

福晋等请皇上皇后同诣西案北案前
,

俱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诣灶君前行三跪礼
。

⋯⋯ 当日 皇上皇后同诣寿皇殿列圣列后圣容前牛香
,

同诣正中大炉内上藏香
,

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

诣承乾宫孝全成皇后御容前拈香
,

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诣毓庆宫孝静成皇后御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诣乾清宫文宗显皇帝圣容前拈香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诣建福宫孝德显皇后神牌前拈香行三跪九叩头

礼
。 ”

“

大婚礼成第三 日
,

⋯⋯皇后行朝见礼
。

皇后礼服出中宫
,

乘舆出导从如仪
,

诣慈宁宫降舆
,

⋯⋯

诣拜位行六肃三跪三拜礼
。 ”

“

大婚礼成第四 日
,

皇上率群臣诣皇太后宫行礼
,

御太和殿
,

王公百官上表庆贺
。 ”

①

归纳起来
,

清皇后进人坤宁宫后的当天和婚后三天
,

要依次完成以下诸礼

①当晚
,

于坤宁宫东暖阁洞房行合晋礼

②第二 日早
,

于坤宁宫西五间祭神所祭天地桌
、

喜神桌
、

西案
、

北案
、

灶君案

③接着
,

帝后同至寿皇殿及其他供奉清帝后圣容之地祭列帝列后

④第三 日早
,

皇后至慈宁宫拜见皇太后
,

行朝见礼

⑤第四 日
,

颁诏天下
,

皇帝在太和殿宴请后族

清帝大婚礼中
,

反映萨满信仰的活动有若干
,

皇后人洞房前所行的跨火盆仪为首当其冲
。

据载
“

皇后 降舆
,

福晋接苹果
,

递宝瓶
。

皇后接受宝瓶
,

四福晋搀扶
,

内务府营造司预设火盆
于乾清宫殿内

,

武备院预设马鞍于坤宁宫门槛上
。 ”

②后人解释说
,

这是为祝愿帝后生活
“

红红火火
’,

而

设
。

似乎跨火是一种吉祥的祝愿
。

但有关史料告诉我们
,

在满族的生活中
,

除结婚时为祈祷吉祥跨火

外
,

在办丧事时
,

有时也需跨火
“

满洲人如本家遇有孝服者
,

必请出神位安于洁净之室
。

若族中孝服
,

则在大门外释去孝衣
,

始人院内
。

如无另室之家
,

则净面洗 目
、

焚草越火而过之
,

始人
。 ”

③ 可见
,

跨火

仪的内涵
,

并非仅是新婚祝福
,

而是满族人常行的祈攘之举
,

它既包括祝福
,

也包含驱邪
、

除秽之意
。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
。

人类从发现火
、

认识火开始
,

对火就产生了敬畏与崇拜
。

我国古代传说中有钻

木取火的隧人氏
,

五帝之一的炎帝
,

也具火神的意义
“

南方
,

火也
。

其帝炎帝
。 ”

④ 这些都是中原地区

远古时代火崇拜的反映
。

辽时皇帝除夕祭火被记载于典籍
“

岁除仪
,

初夕
,

救使及羊膏置炉中燎之
,

巫有大巫以次赞祝火神讫
,

阖门使赞皇帝面火再拜
。 ”

⑤ 北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
,

直至今天
,

尚保留着

火崇拜的遗俗
。

据当代萨满教学者研究
“

满族等北方诸民族一直传留着敬火拜火的古礼
。

这种颇有群

众性的古习
,

源于原始时期的萨满教 自然崇拜观念
。

萨满教的火崇拜和火祭
,

就是祈祷天界降赐温暖与

光明
,

驱逐寒魔鬼疫
,

让大地永远吉宁
。

所以
,

正如土耳其著名学者阿
·

伊南在 《萨满教今昔 》中所讲
“

萨满教徒所举行的每个仪式都必须有火
。 ”

⑥

由此看来
,

皇后人坤宁宫前须先跨火盆
,

确是萨满信仰中火崇拜的一种反映
。

这一点
,

从大婚第二

日
,

皇上皇后
“

出东暖阁
,

福晋等请皇后捧柴
,

仍由福晋等交结发萨满收存
,

预备祈福祭神应用
”

一仪

中
,

也可得到印证
。 “

捧柴祭神
” ,

显然不会是将绸作祭品供奉于神位前
,

而应是在祭神时燃火而用
。

辽

金元三朝
,

都曾有过
“

蟠柴礼
” 、 “

烧饭礼
” 。

这些礼的核心
,

即认为人的愿望只有通过火才会传递给神

① ② 《大婚典礼红档 》卷二十三
,

③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卷三
。

④ 《淮南子
·

天文训 》
。

⑤ 《辽史
·

礼志 》
。

⑥ 转引 自富育光 《萨满教与神话 》

藏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
。

页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男〕年出版
。



灵
。

火在这些民族中的神圣地位可想而知
。

清帝大婚中皇后捧柴祭神
,

民间新妇抱柴捆祭神
,

见后

都是体现满族火崇拜的一种礼仪
,

与新妇跨火盆为异曲同工
。

大婚礼中
,

属萨满教仪式的还有许多
,

如帝后在用合香宴时
, “

派出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念交祝

歌
。 ”

第二天
, “

萨满铺设皇上皇后拜祷于西案
、

北案
、

灶君案前
,

福晋等请皇上皇后 同诣西案
、

北案

前
,

俱行三跪九叩礼
,

次同诣灶君前行三跪礼
”

等等
。

这些仪式
,

在明帝大婚中
,

是丝毫不存在的
,

而

与满族民间婚礼相比
,

如出一辙
“

及吉时
,

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
,

奠羊
、

酒诸物
。

宗老以刀割肉
,

致吉词焉
。

礼毕
,

新婿新妇登床

行合晋礼
。 ”

①
“

合晋时
,

将桌搭在院内东南隅察
。

察下立着结发如意吉祥老人
,

诵合晋之词
,

告于天
。

每诵祝辞一遍
,

令人将羊尾 肉切一片
,

用著将肉丝夹少许
,

用匙将黄米粥盛少许
,

同粥及肉丝掷于房

上
。

如此三次
。 ” “

次 日 ⋯ ⋯女宾扶妇出
,

抱柴一捆
,

柴长一尺二寸
,

径如指
,

共九根
,

以木为之 奉

于神完
,

行主馈之礼也
。 ”

②

虽然在新人合晋时
,

无论清帝大婚还是民间结婚
,

都没有正面阐述所行礼仪是否属萨满信仰
,

但实

际上
, “

念交祝歌
” , “

诵合晋之词
” ,

却正是萨满信仰中的一种活动
。 “

萨满者
,

女真语巫岖也
,

以其通

变如神
。 ”

③ 其职能通常为沟通人神的脱魂
、

显灵
,

祈祷祭祀和占 卜治病
。

在举行比较重要的活动时
,

唱

诵祷词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

因此
,

在信仰萨满教的满族婚礼中
,

才有唱诵所谓
“

交祝歌 ,’
“

合香词
”

之

举
。

至于帝后向西案
、

北案行三跪九叩之礼
,

就纯属萨满信仰的宗教仪轨了
。

据载
“

每 日坤宁宫祭朝

祭神
,

预将镶红片金黄缎神慢用黄棉线绳穿系其上
,

悬挂西山墙
,

⋯ ⋯于神慢两端供佛之探金小亭
,

连

座奉安于南首
,

启亭门
,

次于神慢上悬菩萨像
,

又次悬关帝像
,

均于大炕上东向供奉
。

皇帝行礼兴
,

退
,

皇后行礼
,

皇帝在南
,

皇后在北
。

司姐官
、

司姐等俱出外
,

惟留司姐妇人
、

太监等在内
。

⋯ ⋯其夕

祭神
,

预将镶红片金青缎神慢系于黑漆架上
,

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
,

系桦木杆梢
,

悬于架梁之西
。

恭请穆哩罕神
,

自西按序安奉架上
,

画像神安奉于神慢正中
,

设蒙古神座于左
,

皆于北炕南向
。

皇上皇

后祭如仪
。 ”

④ 按照坤宁宫祭神仪注规定
,

帝后在元旦祭
、

月祭
、

甚至每日祭时
,

都要向西案北案所奉诸

神祭拜
,

大婚庆典拜神更是必不可少的
。

将婚姻与宗教相联系
,

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 “

多少世纪以来
,

为结婚而举行的宗教圣礼

则决定了性行为方面和教会方面的发展
。 ”

⑤ 萨满信仰是满族最深层的精神支柱
。 “

满洲无论富贵士宦
,

其内室必供奉神牌
,

只一木板
,

无字
。

亦有用木完者
,

室之中西壁一完
,

北壁一完
。 ”

⑥ 当初各部落间争

战时
,

战胜者首先就要捣毁对方的祭神所
。

据 《两世罕王传 》讲
“

⋯⋯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哈达
、

朱舍

里
、

长白山
、

辉发
、

叶赫
、

董鄂
、

乌拉
、

斐枚等部
,

兵马先废该地
‘

堂色
’ , ‘

掠祖像碟于贝勒马前
’

⋯ ⋯各部的堂子
,

均系奉祀本部族世代崇祭的守护神抵和祖先神抵之圣洁吉地
。 ”

⑦ 萨满信仰在满民族

心 目中根深蒂固的位置
,

使他们将所视之为最重要的一些行动
,

如祭天祭祖祭春秋祭战神等
,

都要与萨

满祭祀相连
“

国有大事
,

则为祈为报
,

皆恭诸堂子行礼
。

大出人必告
。 ”

⑧ 作为人生旅途中几乎可与生

死并列的婚姻大事
,

由萨满引导
,

祭拜诸神
,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

正是由于满民族婚礼与信仰密不

可分的联系
,

直接导致了清帝大婚洞房与祭神地成为毗邻
。

在中原传统文化中
,

对祖先的崇拜
,

超过了对天地神灵的崇拜
,

而满族则将萨满神的地位
,

排在祖

先之上
。

萨满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别可见一斑
。

这样
,

我们对清帝将大婚洞房选在坤宁宫祭神所 则有

① 昭桩 《啸亭杂录 》卷九
。

② 索宁安 《满洲四礼集 》
。

③ 徐梦茶 《三朝北盟会编 》卷三
。

④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卷二
。

⑤ 美 〕鲁恩
·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
,

⑥ 《吉林通志 》卷
。

⑦ 富育光
,

《萨满教与神话 》
,

第 页

⑧ 《清皇朝文献通考
·

郊社考 》
。

第 页
,

浙江人民 出版社
,

年出版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望 年 出版
。



更为透澈的文化层面的理解
。

①

从总体而言
,

清代宫廷仪式中处处弥漫着萨满文化的气氛
。

除堂子祭天仪式之外
,

仅坤宁宫中举行

的各种大小仪式就名 目繁多
,

内容丰富多样
。

比较常见的萨满祭祀活动有大祭翌 日祭天仪
、

报祭仪
、

求

福仪
、

每岁四季献神仪
、

坤宁宫大祭仪
、

坤宁宫夕祭仪
、

坤宁宫朝祭仪
、

恭请神位人宫仪等
。

在清宫众

多的萨满祭祀活动中给后世留下不解之谜的当数堂子祭和背灯祭
。

这两种祭祀都带有神秘仪礼的性质
。

堂子祭祀是满族古老的信仰习俗之一
。

清宫将这一祭祀升华到国祭的同时
,

使其更加神秘化了
。

清

宫中的堂子祭一直被裹饰在神秘外衣之下
。

据 《满清外史 》载
“

崇奉堂子
,

为爱新觉罗氏特有之习惯
,

其祭献之祀
,

极诡秘
,

往往不肯宣布
。 ”

爱新觉罗家族为什么把一种祭天祭祖的仪式搞得
“

极诡秘
”

呢

在学术界诸说纷呈
,

伪疑传言
,

至今仍为缘起难辨
,

真相未白
。

当笔者在 《中国语文 》杂志上读到有一

篇文章
,

提到堂子与妓院有关时实在疑惑不解其中之理
。

该文中说
“

大金努尔哈赤
、

大清皇太极信奉

萨满教
,

满族有祭拜堂子台的隆重典礼
。

福临于顺治元年 年 迁进北京
,

首先在东长安街台基厂

修建堂子台
,

清朝早期的皇帝无不在每年元旦先祭拜堂子台
,

然后 回紫禁城接受群臣朝贺
。

因此在清

朝
,

汉人谁也不谈堂子胡同是什么意思
。

天长 日久
,

人们不分满汉都早已不清楚堂子的原来涵义是什么

了
。

若有人看了李宝嘉 年一 以 年 《文明小史 》第四十七 回说到堂子就是妓院
,

会很诧异的
。

若有人研究萨满教
,

也就知道满族祭拜堂子是怎么一 回事
。 ”

② 尽管这篇文章中有根有据地提出堂子和

妓院有关
,

但笔者仍是半信半疑
。

我们很难把堂子祭这一祭天祭祖的神圣而圣洁的仪式与糜烂卑贱的妓

院连在一起
。

其中最关键而需要弄清的问题就是 《文明小史 》中提到的
“

堂子
”

是否和清帝祭拜的堂子

是一回事
。

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探究
,

没弄清真相之前恐怕不宜轻易下结论
。

假如说堂子与妓院有关
,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恐怕只能从人类性崇拜观念的发展以及生殖

行为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系等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理解和阐释较为妥当
。

在人类童年时代
,

有关性的神

秘观念往往和崇尚多子多孙和崇拜祖先联系在一起
。

在人类性观念的演进史上
,

由性 —生殖崇拜而重

后嗣
,

尚多子
,

自然又表现为崇拜祖先 —瓜贬绵绵
,

沿时间轴往两端看去
。

祖先所重视的后嗣
,

又成

为后代所祟拜的祖先
,

这本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

郭沫若认为
“

祖
”

字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
,

③ 何新指出

有的甲骨文
“

祖
”

字
“

绝像人揖拜于
‘

且
’

祖的本字 —阳县之形
” ,

④ 正表明了祖先崇拜与性 —生殖崇拜的内在关系
。

性 —生殖崇拜在传统哲学观念中所表现的另一方面就是阴阳天人感应观
。

正如

江晓原先生所说
“

天与地
,

阴与阳
,

要交合才好
,

才是事物的生机
。

所以男女两性的交合
,

是一种带

有神圣意义的现象
,

一件值得崇敬和讴歌的美事
。 ”

⑤ 从清宫堂子亭式殿祭祀仪看
,

其祭祀 目的似乎也

包含着祈求子孙繁衍
,

延年益寿的内容
。

其祭祀祝词中诵唱道
“

上天之子
,

纽欢台吉
,

武笃本贝子
。

某年生小子
,

某年生小子
,

今敬祝者
,

丰于首而仔于首
,

卫于后而护于前
。

界以嘉祥兮
,

齿其儿而发其

黄兮
。

年其增而岁其长兮
,

根其固而身其康兮
。

神兮贩我
,

神兮佑我
,

永我年而寿我兮
。 ”

⑥ 可见
,

这段

祭词中既有祈求生儿育女的内容
,

又有祈愿健康长寿的内容
。

据富育光先生 《萨满教与神语 》一书
“

清宫堂子祭
‘

佛里佛多鄂漠锡妈妈
’

是
‘

为保婴而祀
’ ,

也是沿袭满族先民为子孙求福驱邪的祭礼
。 ”

⑦

如上所述
,

崇尚多子多福以及崇拜祖先与性崇拜有密切关系
。

而延年益寿和性崇拜
、

性行为之间有何关

系呢 据学者研究
,

性行为和长寿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

如中国古代房中术的主 旨就是追求长生
。

孙思邀

在 《千金要方
·

养性 》中云
“

然长生之要
,

其在房中
。

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
,

其次不以 自伐
。

然此方

之作也
,

非欲务于淫佚
,

苟求快意
。

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 非苟欲强身力
,

幸女色以纵情
,

意在补益以

① 刘潞
,

《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 因论 》
,

《故宫博物 院院刊 》 年第 期
。

② 张清常
,

《北京街巷名 称三题 》
,

见 《中国语文 》
,

年 期
。

③ 郭沫若
,

《甲骨文字研究
·

释祖批 》
。

④ 何新
,

《诸神的起源 》
,

三联书店
,

年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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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江晓原
,

《
“

性
”

在古代 中国
—汁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索》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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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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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疾也
。

此房中之微旨也
。 ”

他特别强调房中术的 目的不是淫佚纵欲
,

而是为了长寿去病
。

他还认为
,

通过修习房中术
,

可以
“

全人不老
,

有美色
” ,

甚至
“

年万岁矣
” 。

① 如果从性行为与延年益寿间的关系

去理解堂子祭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
“

极诡秘
”

之行为
,

似乎也可悟出某种道理来
。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
·

利奇曾指出
“

如果男性祖先
‘

实际上
’

表现为神授和永存
,

那么
,

性欲与生殖就是一件不相干的事

情
,

他不该非得亲 自去关心生育后代之事不可
。

不过
,

如果祖先
‘

事实上
’

是人
,

那么
,

就得赋有正常

人的正常欲望
。 ”

他还接着说
“

禁欲主义是一种谋求个人纯洁性的手段
,

纵情声色则是通向神秘之力的

一条途径
。

在禁欲仪式中被视为肮脏的事物和行为
,

在狂欢仪式中则被典型地当作力量之源
。

性行为一

方面是邪孽的原型
,

另一方面又是神意的象征
。

这两种态度通常并存于同一文化系统内部
。

通过禁欲主

义取得的神意纯洁性以及经由欣喜若狂而获致的神意威力这两方面的观念是相互依存的概念
,

其中一种

蕴含另一种
。

然而
,

宗教实践必然通过以下分割的对立成分
,

去表示这种偶值二元体 —例如光头 长

发
,

阉割者 性健将 —因而
,

祭祀行为通常以牺牲这种二分法的某一侧面
,

来强调其中另一半
。

逾越过
‘

此一世界
’

和
‘

彼一世界
’

二者间的界限所架设的形而上桥梁
,

要么受制了禁欲牧师
,

要么就处于纵

情声色的神灵媒介者 萨满 的操纵之下
。

当这两种情况混合为一时
,

尴尬随之而来
。 ”

通过性行为来

达到某种神圣的预期 目的
,

或者借助性交合的方式来获得某种繁残效应的努力
,

是建立在人类原始互渗

观念基础之上的感应巫术之一
。

在各民族的祭祀词和原始诗歌中
,

对祭祀生育女神的描述是毫不掩饰

的
。

刘锡蕃 《岭表纪蛮 》说
“

祭祀神抵
,

馨香膜拜
,

肃穆敬畏之时
,

亦常涉及男女风流情歌娓娓之

事
。 ”

贵州丹寨附近有一种叫作宁岗先略的祭祀
,

举行前祭师念繁育词
“

男女多交配
,

传宗又接代
。 ”

②

在古代大多数农耕民族中广泛存在的以 田地里野合的方式来企图达到农作物成长和农业丰收的习俗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

如果说清宫堂子祭和性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

那么我们只能从这种感

应巫术的互渗原理去解释它
,

否则就很难理解它所蕴合的真正意图
。

然而
,

这只是一种学术假设
,

这种

假设是否顺理成章
,

目前还很难下定论
。

这一迷津仍是今后萨满教研究
,

尤其是清宫萨满祭祀活动之研

究的重要课题
。

清宫萨满祭祀活动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另一个祭祀仪式是背灯祭
。

这一萨满祭祀仪式在民间和宫延 中

都有
,

并且大同小异
。

不管是民间的背灯祭还是清宫的背灯祭
,

其共同的一点就是在夜间举行仪式的过

程中要
“

背灯
” ,

即有一段时间要熄灭灯火
,

在黑暗中举行仪式
。

最后仪式完毕后方可打开门窗
,

点亮

灯
。

据 《盛京皇宫 》一书介绍
,

在民间的背灯祭中
,

主持仪式的萨满往往是童子萨满
,

祭神时站在神案

两侧击鼓
,

宗族人员全体下跪
。

萨满念祝词
,

念毕起舞
,

舞毕
,

宗族人等磕头后退出
。

堂内只留下童子

萨满和女萨满
,

随即撤灯
。

为什么这时候要撤灯
,

童子萨满和女萨满在黑暗中举行了什么样的
“

仪式
” ,

他们是否表演了一些与性行为有关的模拟巫术等
,

目前还没有可供参考的可靠证据
。

由于背灯祭是一种

秘密祭祀
,

外人不得参加
,

所以仪式的有些内容鲜为人知
。

据 日本学者大山彦一氏的调查
,

在民间的背

灯祭中
,

萨满以猪的生殖器供神
。

③ 背灯祭中为什么要用猪的生殖器 这与背灯祭所供神灵有何关系

民间的背灯祭中为什么要由童子萨满来主持仪式 这些问题似乎都和性
、

生殖行为有关
。

如果说背灯祭

与性行为无关的话
,

在举行该仪式时为什么不以资格老
、

经验丰富且具有传统权威的老萨满来主持
,

却

偏偏要选一个性欲和生殖能力旺盛的童子萨满来举行仪式 童子萨满和女萨满单独举行仪式时为什么非

要熄灭灯火不可呢 这些神秘的做法难道与性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吗 诸如此类的疑问
,

都是揭开背灯祭
“

极诡秘
”

之谜的主要切人口 。

如果回避这些问题
,

我们永远揭不开背灯祭的神秘面纱
。

正如人类学家

埃德蒙
·

利奇所说
“

神力和性欲紧密纠缠在一起
。

古典和东方神话里的巨神都是有名的放肆之徒
。

显

然
,

任何归属于祖先一类的神话存在物
,

都必须在他身上赋予某种程度的纵欲德性
。

然而
,

追究极端圣

洁的人都接受禁欲主义奴役
,

发现这一点司空见惯
。

有时候
,

他们根据某种说法
,

即精液在性交中的漏

泄意味着
‘

力量
’

的丧失
,

从而解释其行为 有时候
,

又按照一种信念
,

即戒除它会使男人 或女人

① 孙思邀
,

《千金要方
·

养性 》
。

② 《社会科学战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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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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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与满族家族制度 》
,

见 《民族学研究 》第七卷
,

第一号
。



‘

像个神
’ ,

从而去进行解释
。 ”

①

可喜的是
,

近年来有些学者已从性崇拜的角度探究背灯祭的真相
,

并探出了不少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观点
。

宁旭英所写 《论
“

背灯祭
”

—满族的性崇拜及其演变 》一文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

该文

开篇就指出
,

有清以来一直兴盛不衰的满族之
“

背灯祭
” ,

就是其祖先性崇拜的渐变传承
。

他指出
“

也

许
,

这是一个荒唐的命题
,

但当事实对我们的结论作 了最真诚的映证时
,

我们不得不 向事实致以敬

礼
。 ”

② 有关背灯祭中用布慢遮住门窗
、

熄灭灯火的神秘做法
,

除在民间有种种解释之外
,

在学术界也

有不同看法
。

萨满民间传说中
,

因背灯祭中所祭佛托妈妈死时赤身裸体
,

只有背灯而祭
,

才便于下来享

用
。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一书载 清官内坤宁宫西殿西墙正中
,

悬黄慢一
,

向不知所供何神
。

从前挥

宝惠任职故宫博物院时
,

曾掀慢看视
,

内系男女两布偶像
。

宁褪英认为
“

人关后
,

封建观念很快为满

族人吸收
。

人们渐渐觉得
,

黑灯瞎火祭拜男女性器象征物
,

实在不雅
。

但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家法
,

是绝

对不可废的
。

于是
,

假以新神话对努尔哈赤的拥戴
,

乘机来了个
“

偷梁换柱
”

—把背灯祭中祭祀男女

性器的仪式和内容
,

修改为祭祀李成梁夫妇
,

尽管人人心中都知李成梁于老罕王无任何恩德可言
,

可是

禁不住那长上了翅膀的故事天天在满族人的身边嚷嚷
,

这就把一个最古老的习惯
,

在新观念的支掌下名

不符实地传了下去
。

喜阑把原始观念与封建观念的矛盾
,

不费吹灰之力就深化了
。

背灯祭只剩下它最初

的外壳了
。

③

关于清宫堂子祭
、

背灯祭以及清宫萨满祭祀活动与民间萨满祭祀之间的关系
,

学者们已经发表了不

少论文
,

并企图以各种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

尽管是这样
,

但不少疑谜至今仍未得到完满的解释
。

如坤宁

宫与堂子之间的关系
,

堂子与坤宁宫要
“

近便之祀
”

的奥秘何在
,

清帝为什么 以坤宁宫作为洞房
,

这和

萨满教观念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系等等
,

都需要进一步探究
。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帝王与萨满及萨满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如果不研

究萨满教
,

就很难全面
、

系统地研究辽
、

金
、

元
、

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历史
。

在中国历史上活跃

一时的匈奴
、

突厥
、

高车
、

丁零
、

鲜卑
、

肃慎
、

抱娄
、

契丹
、

女真
、

高句丽
、

勿吉
、

夫余
、

蒙古
、

满洲

等北方民族
,

几乎都信仰过萨满教
,

如果不研究萨满教
,

就很难透辟地研究上述诸民族的政治
、

历史与

文化
。

在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
、

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以及满族先民建立的清王朝的宫延中都有萨

满教遗存
。

据 《元史 》载
,

自太祖迄西辽德宗止一百多年间
,

统治者祭拜天地凡 次
,

其中用青牛白马

祭者 次
,

用黑 白羊祭者六次
,

用野禽野兽 鹅
、

鹿
、

鸿
、

雁等 祭者 巧 次
,

无所用而祭者有

次
。

④《元史
·

国俗旧礼 》载
“

每岁太庙回祭
,

用司的礼官一员名
,

蒙古巫祝当省牲时
,

⋯ ⋯还主牲时
,

以国语呼累朝帝后各讳而告之
,

⋯⋯巫祝以国语告神
。 ”

在蒙古帝国时期和元代
,

蒙古汗王宫帐 —斡

耳朵中有很多萨满巫师和占 卜者为其服务
。

在节 日或每月第一天
,

萨满巫师们把神偶拿到蒙古大汗的宫

帐附近的帐幕里
, “

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 圆圈
。

然后蒙古人来到帐幕里
,

向这些毡像鞠躬行

礼
。 ”

⑤ 忽必烈即位后
,

尽管仿效了中国历代帝王的传统礼制
,

但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
,

仍旧坚持了

蒙古传统的祭祖活动
。

忽必烈制定的八庙制对后来的蒙古族祭祖活动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

延续至今的鄂

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宫
,

形式上采用了八庙制
。

按照中国历代帝王传统
,

太庙祭祀应由皇帝亲 自举行
,

但元帝
“

亲享
”

的不多
,

往往就由蒙古巫祝 即萨满 主持
,

叫做摄祀
。

蒙古人大规模祭祀成吉思汗是

在忽必烈即位
、

在中原建立元帝 国之后
。

蒙古皇帝在每年六月二十四 日
,

在上都祭天的同时祭成吉思

汗
, “

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
。 ”

⑥ 忽必烈于至元三年 年 在大都建成太庙
,

在这里祭祀成

吉思汗和其他蒙古皇帝
,

其祭祀方式也遵循蒙古传统习俗
“

凡大祭祀
,

尤重马奶
。 ”

⑦ 祭词也是
“

巫祝

① 【英 」埃德蒙
·

利奇
,

《文化与 交流 》
,

华夏出版社
,

年出版
,

第 页
。

② ③ 宁艇英
,

《论
“

背灯祭
”

—萨满的性崇拜及其演变 》
,

见 《萨满文化 》第十八期
,

年

月出版
。

④ 冯 家异
,

《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 系》
,

《史学年报 》
,

年 月第 期
。

⑤ 道森
,

《出使蒙古记 》
,

第 页
。

⑥ 《元史 》卷十七 《祭祀志 》六
,

第 页
。

⑦ 《元史 》卷七 四 《祭祀志 》三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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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语告神讫
。 ”

① 祭词祷语仍坚持用元朝的国语 —蒙古语
。

可见
,

尽管忽必烈汗以红帽派喇嘛教作

为其皇宫里的中心教
,

但他并未严行排斥萨满教
,

而是在祭天祭天祖等重要活动中仍然遵循了蒙古族固

有的萨满教传统
。

由此看来
,

忽必烈汗以红帽派喇嘛教为国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

而不是为了打击和

消灭萨满教
。

那么
,

忽必烈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考虑
,

接受外来宗教的同时又保留了萨满教传统呢 其主要的动

机和心态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其心理态势
。

一方面是出于不安和恐惧心理
。

他的不安

和恐惧可能是由背离祖制而进行大胆改革所引起的
。

忽必烈人主中原后
,

不论是在政治体制上
,

还是在

文化习俗上
,

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
,

同时将红帽派喇嘛请人宫中
,

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面 目全

非
。

这不能不使忽必烈感到不安
。

忽必烈汗本人作为在萨满教信仰的文化背景中成长的帝王
,

在他的头

脑以及深层心理中
,

萨满教的一些思想观念依旧起着作用
,

特别是对天神的畏惧是很难从他的心 目中马

上消失的
。

正如 《长春真人西游录 》所说
,

蒙古人的天神崇拜是
“

畏天威也
,

此非奉天之道也
。 ”

忽必

烈汗之所以即位后在大都隆重举行祭天祭祖活动
,

不能不说是为了弥补背离祖制而犯下的过错
,

并企图

以此来达到平衡其矛盾心理的目的
。

另一方面
,

忽必烈汗保留祭天祭祖的萨满教传统
,

是力图以此作为

文化堡垒来抵制外来文化的侵扰
。

为了防止完全被汉人所同化
,

他选择祭天祭祖活动来作为延续固有文

化的最后
“

保留地
” 。

他的这一做法实际上确实起到保护蒙古传统文化的宗教壁垒之作用
。

忽必烈汗正

式颁发圣旨
,

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
,

使之日臻完善
。

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

典
,

就是沿袭了忽必烈时代所规定的祭礼规制
,

并基本上保留了古代萨满教祭仪的原貌
。

现今伊金霍洛

之守护成吉思汗陵并主持成吉思汗祭奠仪式的沙 日达尔哈特人
,

是遵循忽必烈汗的命令
,

守护供奉八白

宫
、

对成吉思汗守常孝的人
。

沙 日达尔哈族特一般派出八大
“

牙门图德
”

来主持八白宫的祭祀
,

而八大
“

牙门图德
”

的太师
、

太保
、

芒赖
、

洪晋
、

格赫
、

图利
、

哈萨
、

查尔彼等
,

都是忽必烈汗派出祭奠成吉

思汗的八大
“

牙门图德
”

时赐给的称号
,

至今仍在沿用
。

可见
,

忽必烈汗所采取的文化保护措施是很明

智的
,

那些措施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抵御同化的文化堡垒作用
。

清朝统治者采取的措施也与此相似
。

他们也是以堂子祭天和坤宁宫祭祖仪式来作为向祖先交待的重

要措施
。

蒙古族统治者和满族统治者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相同的心理态势
。

正如 吕光天先生所说
“

蒙

古和满族的统治者面对这种物质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差距
,

如何进行统治 他们一方面竭尽全力保存 自己

的萨满教文化
,

但同时也认识到
,

萨满教不可能成为驾驭和统治其他民族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积极适

应新的政治需要
,

改革萨满教
,

吸取其他民族先进文化
,

对其他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
。 ”

② 乾隆十

二年 公元 年 七月
,

弘历谕内阁
,

命王大臣编定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
,

其主要宗 旨就是一方面

为了将满族固有的萨满教仪式规范化
、

程序化
,

另一方面为了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典籍方式
,

将满族萨满

文化传统永远保存下来
,

并以此来提倡保持满族固有的文化和民族性格
。

清代帝王之所以以萨满教作为

延续传统文化之
“

保留地
” ,

是因为萨满教是满族先民们 自氏族制社会就开始信奉的古老的民族宗教
,

该宗教与满族的家族观念以及宗族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

并且萨满教内部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本族意识和

集体精神
。

清朝统治者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

并企图从萨满教精神中挖掘出激励和焕发族众团结向上

的某种凝聚力量
。

这种明智的文化保护措施
,

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

如
,

清宫堂

子的习俗直到宣统皇帝溥仪逊位才结束
。

也就是说
,

清帝将堂子祭天传统一直坚持到清王朝灭亡
。

北京

南河沿堂子直到 年才全部拆除
。

③ 据 《昭乌达风情 》一书
,

④ 十家乡十家村满族的祖先因是从宫里

选出来的
,

因此这里的
“

背灯祭
”

一直保留到
“

四清运动
”

时期
。

近年满族学者从民间又收集到不少萨

满教神谕和有关萨满教方面的遗物
,

这些无疑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

在中国历史上
,

在本民族的发祥地和固有领土上建立王朝的北方民族帝王们基本上保持了本民族的

萨满教传统
。

而人主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少数民族帝王
,

如元代和清代的帝王
,

却一方面积

① 《元史 》卷七七 《祭祀志 》六
,

第 页
。

② 吕光天
,

《北方 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 》
,

宁夏人民 出版社
,

年版
,

第 页
。

③ 刘厚生主编
,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家法礼仪 》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

年出版
,

第 页
。

④ 徐世明主编
,

《昭 乌达风情 》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版
。



极吸收了汉文化等外来文化
,

同时也努力保护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

他们虽然 占据了中华帝国的政治中

枢
,

但由于人 口 比率等客观原因
,

文化上一直被包围在儒学以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

在这种处境下
,

少数民族帝王们为了顾全大局和更好地统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
,

不得不适应大的文化环境
,

积极吸

取占主流的汉文化
。

同时
,

也为了防止被汉文化所同化
,

也不得不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在有限的范围

内有效地抵制外来文化的侵人
。

在这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下
,

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只好选择两全齐美的

折中主义办法
。

这种为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采取的明智措施是值得赞扬和钦佩的
。

〔收稿 日期 」 一 一

〔作者简介 〕色音 蒙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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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卜楞六世贡唐仓
·

丹贝旺旭活佛逝世

仁本刊讯 」省政协副主席
、

中国佛协副会长
、

省佛协副会长
、

拉 卜楞六世贡唐仓
·

丹贝

旺旭活佛于 月 日 时 分在夏河县拉 卜楞寺贡唐囊欠逝世
,

享年 岁
。

月 日在夏河县为贡唐仓活佛举行 了悼念仪式
。

按国家规定
,

甘肃省政府于 月 日批准 了省宗教事务局关于贡唐仓活佛 转世 的请

示
。

月 日在夏河县有藏传佛教活佛
、

僧人
、

信众和拉 卜楞寺管会成员参加 的会议上
,

宣布了这一批复
。

民讯


